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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美国学者米尔斯极

力批评当时满足于对现实信息的汲取与接纳、想象

力渐而缺失的普通大众：“他们需要的不只是信

息……”“他们需要的也不仅仅是理性思考的能

力……”，进而提醒大众，“他们需要的以及他们感

到需要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

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

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米尔

斯所说的这种“心智的品质”，正是他发明的“社会

学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对于人们有多重要呢？米

尔斯接着指出：“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人能够看清

更广阔的历史舞台，能看待杂乱无章的日常经历

中，个人常常是怎样错误地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

的。”①

米尔斯的观点不仅对普通大众具有警示作用，

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从业者也不乏重要的启发意

义。如果说普通大众需要借助想象力来“看清世

事”的话，那么以“想象力”见长的文学创作和文

学研究，不正需要社会学的视野来增强有效处理

“信息”、进行“理性思考”的能力吗？事实上，很

长时间以来，由于受到“纯文学”观念的深刻影

响，当代文学批评过度开发了美学阐发的批评功

能，而批评中的社会学维度一直是欠缺的。批评观

念的单一化和学术视野的狭窄化，直接影响了文学

批评的深入展开，这是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

不妨以当代诗歌批评为窥孔，考察文学批评生

产中文学社会学缺位的问题。许多诗人和学者都曾

将诗歌写作视为“想象力的工程”，对诗人来说，想

象力向来都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②，甚至可以

说，没有想象力，也就没有诗歌。在米尔斯眼里，

社会学和想象力是互为关联的，这提醒我们：既然

米尔斯可以提出“社会学的想象力”观念，我们何

妨不可以提出“想象力的社会学”命题呢？也就是

说，假如将诗歌认作一种倚仗“想象力”的技艺，

那么在面对具体文本时，诗歌批评需要具备怎样的

社会学视野呢？我们又如何从呆板陈旧的批评话语

中跳离出来，借助社会学视野来唤醒沉睡已久的触

碰社会问题、直击社会要害的批评穿透力呢？这些

问题，将是我们在“想象力的社会学”命题中所应

该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独眼巨人”：耽于审美阐发的诗歌批评

希腊神话中时常出现独眼巨人的形象，他们充

满勇武之力，同时又显得顽固、愚蠢③。“独眼”作

为一种身体畸态，实则是对这类巨人具有表面强悍

而内在愚顽精神特征的形象暗示。客观地说，当代

诗歌批评也始终未能摆脱“独眼巨人”式的阴影，

在长时间经历了一元化的社会政治学批评之后，经

过新时期之初盛行的“回到文学本身”等观念的洗

礼，却又义无反顾地走向了一元化的审美批评。不

管批评家们如何辩护，当代诗歌批评其实都难逃

“独眼”的怪圈，它们在自说自话中透支着美学批评

话语的能量，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情势和丰富多样

的历史场景，诗歌批评干预现实的功能也就日趋无

效。诗歌文本作为唯一的审美“信息”，几乎全然支

配了诗歌批评者的注意力，诗歌批评的美学本位观

和审美一元化情态也就可想而知了。

单一的批评思维导致了批评话语的自满，这并

非因为批评家们相信一种理论可以用于解释所有的

诗歌创作，而是批评家习惯于主动选择某一类理论

加以运用，而对其他理论视而不见。这就出现了齐

泽克所说的“我们不知道自己已然知晓”④的诡异却

又合理的现象：批评家近乎一致地操演着某一类理

论，而许多其他的理论可能、批评渠道则被有效遮

蔽了。反思新时期之前的诗歌批评时，我们倾向于

想象力的社会学
——论当代诗歌批评的文学社会学潜力

张静轩

95

DOI:10.14065/j.cnki.nfwt.2019.02.017



南方文坛 2019.2
Southern Cultural Forum

将其中社会政治学话语的一家独大所导致的对其他

批评话语的压制，归结为诗歌批评衰弱的原因，这

自然是有道理的。但学术反思之后，当代诗歌批评

不是在原有的批评话语之外，增添了许多新的批评

话语，而只是换用了一套耽于审美的批评话语，并

将原有的社会政治学批评话语打入冷宫。吊诡的

是，当诗歌批评话语越发单一的时候，其理论自洽

性虽不断下降，但批评家们却越发自以为然，因为

这样的批评方式既不断重复着同类的话语形态，也

生产出对这种话语秩序的认同与服从，我们所认为

的开放包容的当代批评话语，尤其是当下作为批评

核心的审美话语，背后也有如是的逻辑。而在青年

学者的培养中，一种可以任意伪装成其他话语形

态，其内核基本是“新批评”的理论方式，被熟练

地推广着，“纯诗”的观念全副武装了青年诗评家的

头脑，乃至审美批评几乎成了他们面对诗歌文本时

不二的学术选择。这使我们想起米尔斯对科层制社

会科学的批评：“科层制社会科学的宣传力量相当程

度上在于它声称在哲学上它是科学方法的；它吸引

大批人的魅力相当程度上在于它培训人比较容易，

并给他们提供前程光明的工作。”⑤于是，当代诗歌

批评看似抱着所谓客观、非功利的诗学理想，事实

上却走向了理想的某种对立面，一元化的审美批评

成为一元化的社会政治学批评的翻版，诗评家们却

浑然不觉，还沾沾自喜，其自满自得极似独眼巨

人。史诗与神话描写独眼巨人的语句中，总是试图

突出其孔武有力、雄健勇猛等特征，但这些凸显表

面张狂的描述背后，实则难掩独眼巨人一直在吃败

仗的客观实际。我们的诗歌批评是否同样的刚愎自

用、色厉内荏呢？答案不言自明。

在我看来，造成当代诗歌批评话语单一化的原

因或许是多样的，文学社会学视野的缺失自然是其

中之一。齐美尔认为：“由于社会学的文体旨在对我

们称之为社会的生活，实际上只是社会，即社会化

的整个现象的东西进行抽象，由于它基于这种概念

的纯洁性，排除一切虽然仅仅在社会之内历史地实

现的但是并不构成社会本身作为特有的和自治的生

存形式的东西，于是就创造了诸多任务的一个明确

无误的核心。”⑥这是很有见地的。尽管米尔斯部分

地批评了社会学学者对现实的抽象化处理，但仔细

观察当代诗歌批评之后，我们就会发现，齐美尔所

坚定相信的抽象处理信息的能力，以及创造明确无

误核心的能力，在我们当代的诗歌批评中似乎尽数

遗失了。通常情况下，一个诗歌文本，当它陈列于

批评家面前时，批评家脑子里浮现出的究竟是什

么？很不幸，我们的批评家们几乎都会醉心于文本

的语言，细而言之，诗歌文本的修辞技术成为人们

关注的核心，批评家们仔细探查从“反讽”到“悖

论”到“含混”的语言张力，并以学究式的姿态铺

排出带着文本中心主义思维倾向的批评文字。与齐

美尔倡导的宽广的社会关注视野形成鲜明对照，当

代诗歌批评丢弃了从文本中寻得社会化与历史化视

野的力量，转而一味停驻于文本本身，自始至终围

绕着封闭的文本兜圈子。1990年代以来，尽管新诗

批评家们看似各执一词，生出“民间写作”“知识分

子写作”等诸多知识学分歧，但实则他们的批评话

语往往只是在文本的迷宫中打转，无法突出重围，

尝试着去剖析诗歌背后的社会肌理，更无法将诗歌

文本与当代社会的政治与历史状况有机结合，以文

本解读的方式完成社会观察的任务。我认为，补救

当代诗歌批评一维化弊端的有效方案，就是要适时

引入观照诗歌的多重视角，特别是社会学视角。只

有勇于在诗歌与社会的互见法中突破限度，既不失

诗歌批评的审美维度，又深入社会政治的精神内

核，才可能给当代诗歌批评的发展带来广阔的前

景。这个要求看上去过于苛刻，因为我们在诗歌批

评的想象力演出中，久已习惯社会学视野的缺席

了。换个角度来说，当代诗歌批评不是缺乏了涉及

社会学的理论因素，而是面向社会学敞开的诗学可

能本身就被忽视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已有的

耽于审美批评话语过分依赖，产生了强大的思维惯

性，另一方面，当代诗歌似乎在保守而自矜的话语

氛围中，往往被指认为呆滞单纯的审美文体，不太

具备社会学内蕴，殊不知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与偏

见。事实上，新诗生来就肩负着不容推卸的社会历

史使命，百年新诗内含的社会学性征甚至强于其他

任何现代文体。有学者曾指出，在诞生之初，“新诗

不但成了启蒙大众思想和改革政治制度的政治文化

革命的先驱，而且还被政治家‘醉翁之意不在酒’

地当作工具，从而导致政治改革自新文化运动始，

新文化运动自文学革命始，文学革命自新诗革命始

的特殊现象”⑦。一定意义上，新诗之“新”，其一

就在于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能动性。但在当代诗歌

批评中，对这种能动性的探查已几近消失殆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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遑论从极具迷惑性的当代日常生活经验与多义诗歌

文本中，召唤出社会学的穿透力了。

二、作为“寓言现实主义”的当代诗歌

在普遍的刻板印象中，诗歌文体也许天生有纤

弱秾丽的气质，又有晦涩抽象的文本特质，总而言

之它与现实世界隔着一层纱。以形式主义视角观

之，这层薄纱或许是诗人所采用的技术与手段，文

本中或隐或现的技艺既彰显着诗人的想象力，同时

也以陌生化的技法昭示着诗歌文本的独异性。如此

看来，当代诗歌似乎本来就找不到现实主义的阅读

入口，更何谈构建社会学的诗歌批评视野了。进而

言之，诗歌的诸多文体特质似乎与社会学格格不

入，当代诗歌批评缺乏社会学视野的介入，没有社

会观察的野心，似乎也就显得顺其自然、合情合理

了。

上述这样的推演，看似合乎情理和逻辑，实则

带有强烈的蒙蔽性。我也曾一度怀疑过诗歌文体阐

发的社会学可能性，怀疑社会学视野在诗歌批评中

的显在意义，周志强先生提出的“寓言现实主义”

观念给了我很大启发，也让我深刻意识到，当代诗

歌的社会学内涵实在是极为丰厚。何谓“寓言现实

主义”呢？周志强论述道：“我主张今天的现实主

义，不应该是对生活的直接反映，而应该是作家用

富有魅力和激情的‘政治想象力’，在其作品中重组

生活元素，使之成为携带批判意识和反思意识的现

实。也就是说，只有借助于将我们所面临的生活寓

言化的手段，才能真正令生活的意义通过脱离本身

的解读方式获得现实的意义。”⑧也就是说，从庸常

的生活中唤起现实意义，需要动用“政治想象力”

进行寓言化书写。当然，在这里“政治想象力”是

超越了“政治”一词的通俗含义的，它更多指涉的

是穿透生活表象而思考其背后复杂的生成机制，并

加以形象化描述的能力。“政治想象力”与“寓言化

表达”一体两面，共同构成了寓言现实主义的书写

方式。

那么当代诗歌批评所面对的这些诗歌文本，有

没有寓言现实主义的因素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具

体例子来证明：“寓言现实主义”正是当代诗歌的一

种艺术表征。因此，寓言现实主义批评不仅适用于

当代诗歌的读解，它甚至有可能是最有效打开当代

诗歌百宝箱的诗学钥匙。常理上看，当代诗歌名作

不少，这些诗歌多数已完成了初步的经典化，如果

选取这些名作来做例子，阐发当代诗的“寓言现实

主义”表现是较容易的。不过，面对耳熟能详的经

典文本，我们的认知观念中已然形成了某种固化的

思维，一时纠正起来似乎并不容易；同时，经典文

本在当代诗歌的篇幅中毕竟只占少数，其卓然的艺

术表现在百年新诗史上或许并不具有普泛性。为了

便于问题的说明，我们不妨选取一些不那么经典，

对我们而言甚至有些陌生的诗歌文本，探查其寓言

现实主义的魅力。如诗人多多写于 1973年的短诗

《少女波尔卡》：

同样的骄傲

这些自由的少女

这些将要长成皇后的少女

会为了爱情，到天涯海角

会跟随坏人，永不变心

乍看上去，多多的这首诗似乎并不符合“文

革”时期地下诗歌的普遍特征，它欢快明朗，带有

明显的抒情色彩，却又不像当时流行的政治抒情诗

那样空泛。以惯常的批评视野，我们几乎无法打开

这首诗的文本内核。在这里，适时地引入寓言现实

主义的批评方式来剖析该文本，就有可能收到意想

不到的阐释效果。周志强认为：“寓言现实主义却要

求作家在还没有创作之前就应该已经‘先入为主’

地具有了对自己生活处境和现实困境的理解和认

识，就已经能够懂得这种现实主义的魅力不是来自

情感，而是来自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把握和改造冲

动。”⑨再回来看《少女波尔卡》的文本，与周志强

的上述阐述极为契合，确切地体现着一种寓言化的

现实主义书写。在长篇幅、大话题的政治抒情诗盛

行的时代，《少女波尔卡》实则呈现出对现实的想象

性修补，“少女”的抒情气质、“波尔卡”的异国情

调，正是诗人对于刻板现实的疗愈书写，它构成了

对宏大历史抒情的独特认识与理性批判。“少女波尔

卡”的抒情短诗气质在这里本就是现实的寓言表

达，如果仅仅止步于对其文本的语言本体论分析，

将会忽视这首诗特殊的时代背景，但假如套之以刻

板的时代印象，却又往往会将之生硬塞进一套创伤

记忆式的“文革”反思话语中，忽视其独特的抒情

色彩。要知道，这首诗歌本身并没有任何剑拔弩张

的批判词句，不像北岛《回答》中那样充满了冷峻

的质问，不过在诗歌欢快的短章背后，却暗含诗人

对时代现实的深刻把握，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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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于同代诗人的创作，这首诗明显涌荡着强烈的

对话冲动，而诗歌潜存的社会批评意识，则更适合

用寓言现实主义批评的方式去打开。

周志强提出的“寓言现实主义”创作观，强调

了作家依靠充满激情的“政治想象力”，以寓言化的

方式重组生活，折射作家对现实的反思与批判，这

种创作观精辟地指出了文学创作中潜藏的社会学精

神指标，因此以“寓言现实主义”为观照视野的诗

歌批评，正属于一种社会学批评。从文学批评的社

会学介入方面来说，诗歌批评是需要寓言现实主义

方法的。与此同时，如果说“寓言现实主义”是一

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创作方法的话，那么它不仅需要

在叙事文本中得到验证，更需要通过诗歌这类抒情

性的文体来获得证明。其实，诗歌的寓言性特征早

为研究者所重视，从本雅明对波特莱尔的关注开

始，诗歌批评就与寓言研究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本雅明指出：“寓言是波德莱尔的天才，忧郁是他天

才的营养源泉。在波德莱尔那里，巴黎第一次成为

抒情诗的题材。他的诗不是地方民谣；这位寓言诗

人以异化了的人的目光凝视着巴黎城。”⑩在此，本

雅明不仅借助“寓言性”发现了波德莱尔诗歌与众

不同的一面，还开启了波德莱尔研究的新路径。本

雅明的研究方法，也为后来的批评家所广泛认可。

显而易见，诗歌批评如果只局限于对文本字面意义

的美学阐发，而不发掘诗歌的寓言内质，就很难从

庸常的批评模式中超拔出来，觅得某种历史穿透

力。在《走向“寓言现实主义”——论“生活不等

于现实”》一文中，周志强论述道：“在资本主义时

代，人们失去了不按照理性化安排自己生活的能

力，也就是说，人们没有任何可能性逃脱物化体系

的自我意识和认识困境”，此种情势下，诗歌成为

人们通过寓言而摆脱物化现实的一种重要方式。新

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形势日新月异，经济状况迅速

好转，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这给人们的生活与思

想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也直接影响到许多诗人的诗

歌创作。在社会变革的冲击和西方诗歌的影响下，

1980年代的中国新诗文本，由此创造了大量的“寓

言化现实”，成为“寓言现实主义”的语言艺术形

态。以海子的《七月的大海》为例：

老乡们，谁能在海上见到你们真是幸福！

我们全都背叛自己的故乡

我们会把幸福当成祖传的职业

放下手中痛苦的诗篇

今天的白浪真大！老乡们，它高过你们

的粮仓

如果我中止诉说，如果我意外的忘却了你

把我自己的故乡抛在一边

我连自己都放弃 更不会回到秋收 农民

的家中

在七月我总能突然回到荒凉

赶上最后一次

我戴上帽子 穿上泳装 安静地死亡

在七月我总能突然回到荒凉

这首诗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故乡”“粮仓”等

等语词，显然是海子诗歌标志性的话语符号。但这

首诗又显得“不那么海子”，大海与乡村的景观在数

行之内绞结缠绕，由此呈现出海子诗歌中少见的杂

糅质感。假如以“寓言现实主义”的眼光看待这些

句子，会发现“大海”在这里绝非对现实中海洋景

观的复写，它是物化现实的表征，而乡村的残影作

为前市场时代的遗存，在物化现实巨浪中日趋荒

凉，于是诗人写自己穿上泳装死去。看似荒诞的笔

法之中，隐现着诗人对物化现实侵蚀个体的悚然感

受。若没有寓言现实主义的批评精神，我们的研究

就将停留于对海子乡村书写人云亦云的附会上，很

难真正深入海子诗歌的内核之中，体会诗人那种面

对日益物化的社会现实而生成的强烈阵痛，以及以

缤纷的意象世界实现同物化现实角力厮斗的勇气。

不仅仅是海子，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更多的诗

人都通过他们的诗歌实现以寓言的方式抗击物化世

界的人文理想，例如伊沙那首著名的《饿死诗人》，

他讥笑的不仅是诗人们矫揉造作的无病呻吟，还有

在物化现实中沉溺不能自拔且日趋同质化的感官世

界。进一步说，当代诗歌写作事实上有充分地进行

寓言现实主义批评的空间，而寓言现实主义也将为

诗歌批评带来一双新的眼睛。

三、想象力的社会学：诗歌读法的重建

本雅明警示我们“在荷马时代，人类曾经是奥

林匹亚诸神凝视的对象，而现在却成了自己的凝视

客体。人的自我异化已经达到了把自身的消亡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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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审美快感的境地”，而处于当代经验现实挤压

中的我们，也正在感受着被自己的眼睛凝视的痛

苦。在一种虚假的经验现实笼罩下，诗歌批评如何

从想象力中召唤出那种对抗异化的神奇力量？这就

要求我们重建一种诗歌批评的读法。

作为诉诸想象力的艺术工程，诗歌与人类心灵

世界的呼应也许更为直接，但它从来没有避离现实

社会，恰恰相反，中国新诗对社会历史的关切是深

邃而不易察觉的，这要求我们的新诗批评不应该只

是一味地作审美品读，还需预留社会学阐发的理论

空间。在我看来，重唤诗歌批评的社会学视野，将

对现实的分析抽象能力与对未来的召唤力重新注入

我们的批评之中，应是当下一项紧迫的学术任务。

为什么说是重唤？因为中国新诗批评，一直是与政

治和历史相关联的，触摸社会脉搏、感应时代气息

的诗歌批评，在现代诗论中占有很大的篇幅，如

“无论怎么样，感情终归是不可理解的。真理虽是这

样，我们却仍旧不能不于诗上实写大多数人底（的）

生活，仍旧不能不要使大多数的人都能了解，以慰藉

我们底（的）感情。所以诗尽管是贵族的，我们还

是要做平民的诗”。又如：“一个诗人须得先具有

一个伟大的灵魂，须得有极热的心肠，须得抛开个

人的一切享受去下地狱的最下层经验人生的最深的

各种辣味。还得有一双灵敏得就要发狂的眼睛，一

转之间便天上地下，地下而又天上。他应当最先看到

未来，用力去促未来早日实现，而伟大的诗就是从

这实际和精神挣扎中产生出来的。”诚然，这些现

代诗论所重视的，仍是相对直露的社会关怀表达，

还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视野，不过真正具有

社会学视野的新诗批评，可以视为对这类观点的当

代深化。当代诗人所面对的物化现实困境与庸常生

活体验，以及他们个性化十足的表意方式、自觉的

陌生化尝试，都使得当代诗歌文本不易被解读，更

不易以社会学视野剖析之。不过，重新唤回诗歌批

评的社会学视野，既可以使当代诗歌批评及时而有

效地走出审美一维化的怪圈，从而构建出批评话语

多元共存的正常学术生态，还能将许多新诗文本中

较为隐在的社会观察、政治意识和历史反思等复杂意

蕴精妙地揭示出来，给人带来更为深远的启迪与感发。

事实上，在诗歌批评的社会学介入上，一些敏

锐的学者已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范本。试看姜涛对

肖开愚诗歌《下雨》的评点，他先是理性地认知到

对这一文本作审美细读的欠缺性：“几年前，我曾试

着从细读的角度，对这首诗做过一些分析。比如，

我关注了诗歌节奏、情绪的变化，前三节平缓，第

四节突变：先是‘一道灰白的闪电’撕破雨丝的网

络，既而‘巴枯宁的手’一语，带来一种超现实

的、乖戾的揭示力。诗人像个熟练的拳手，在一瞬

间凶狠地打出了组合拳。此外，我还注意到了词语

之间潜藏的隐喻性，像‘巴枯宁’这三个字，在汉

语中别有一种枯瘦与狰狞之感，这恰好与‘闪电’、

‘手’的形象形成一种语义的共振。这样的‘细读’

或许不差，甚至可能说到了点子上，但我自己并不

满意，因为单纯着眼于修辞的枝节，并不能解释内

心感受到的古怪力量。要抓住这首诗，进而能够真

正‘加入’它，我知道应该要做的，是首先将它从

它自身中解放出来。” 为了更有效地“走近”这首

诗，姜涛启用了一种聚焦于文本的历史与政治意蕴

的新读法：“《下雨》在我阅读中引起的震动，或许

与某种‘不告别’的状态相关。一方面，诗人的

‘看’发生于现代诗歌无奈的历史位置之上；另一方

面，它又似乎保有了社会主义甚至前社会主义时代

文字生活的政治性。”并对诗歌重构当下价值的社

会学价值给予充分肯定，“当代诗并非因为自身的边

缘化，就丧失了对话的可能，其实践性品质的重

塑，关键看它是否有意愿且有能力‘加入’进去，

加入到当下价值重构的戏剧之中。至少在《下雨》

一类写作中，我可以读出创造价值、重建主体‘触

着’的努力，它对无政府传统的援引，也暗示当代

诗原本也可以有另一套引擎”。

很显然，姜涛关注到了隐藏于《下雨》背后的

话语动机，并以社会关切和实践精神作为这首诗的

话语引擎，将诗歌意蕴的开发引向深入。对诗歌文

化视野、实践精神的关注，使得肖开愚的诗歌与姜

涛的诗歌批评相得益彰，凸显出当代诗歌话语贴近

历史场域、切入时代肌肤的强劲穿透力。从姜涛的

阐述文字中，我们可以读出当代诗歌批评久已失去

的对精神生活的关切，以及一种可贵的、从文本的

寓言性中寻回实践力量的精神，对比其他许多诗歌

批评对于美学元素的虚假热情，姜涛的批评文字展

现了对诗歌文本更深处的历史、政治书写的触碰，

且不论其结论，其勘探政治与历史的热情，本就是

可嘉的。当代的许多诗歌批评，在丢失其社会学视

野、现实关切精神的同时，也丢失了批评在市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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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锐利度，自甘于陷在经验现实的泥沼中，这是

令人难以接受的现状，同时也证明了姜涛这类批评

文章的珍贵。米尔斯说：“一流的社会分析家会避免

僵化的程序；在著作中他尽力发展并运用社会学的

想象力。他排斥对概念的组合与分解，只有在有充

分理由相信使用更精细的术语能拓宽理解的范围，

提高引文的精确度，深化其推理时，他才应用这些

术语。”一流的社会分析家如此，一流的诗歌批评

家也应这样，如姜涛的批评文字那样，体现着对社

会学视野的准确把握，在简约而节制的批评表达

中，深度开掘诗歌文本内潜存的社会历史蕴意和文

化实践精神。

简而言之，当代诗歌批评需要一种更具洞察力

的读法，需要在原有的审美读法之外，添加上立足

于社会学视野的新读法。这种读法对批评家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它需要批评家兼具对诗歌文本的良好

把握和对社会学视野的独到领悟。贺桂梅长期从事

80年代文学与80年代思想文化关系的研究工作，谈

到这一研究的学术难度时，贺桂梅提出：“问题是公

共的，但不同专业的参与者带入了相应的专业视野

和技能。没有一定的专业训练基础，大概也成不了

一个好的文化研究者。同样的道理，不是立足于某

一专业、学科领域，大概也很难把公共议题的讨论

变得深入和复杂。”贺桂梅坚持从社会学视野上来

研究 80年代文学和文化，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理论成

果，她的这一学术路向是否能在诗歌批评中得到落

实呢？姜涛等人的学术实践已经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诗歌批评还存在种种的

缺陷。一方面，新诗批评没能发挥自身的专业价

值，以中国新诗为知识背景，参与跨学科的公共讨

论，将对文本的关注延伸至对当代社会历史的观

察；另一方面，也少有以包括社会学在内的跨学科

视野，有效拓展新诗批评的理论路径，从而推进本

学科的方法论更新。诗歌绝非象牙塔中的艺术，诗

歌批评也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个人行为艺

术，其现实关切与社会功能也不应在对审美批评方

法的机械重复中消磨殆尽。我认为，重视想象力的

社会学视野，重建中国新诗的新读法，不失为当代

新诗批评走出当下困局的一个可行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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